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丽水，精致的山水之

城。山清水秀之外，处处

可见和谐之美。

这一份宁静祥和源于

举全市之力推进的市域

社会治理。为了守护丽

水的平安美丽，丽水坚持

系统施策、改革创新，建

立了矛盾纠纷调解的“丽

水模式”。

把矛盾消解于未然，

将风险化解于无形。无

论线上线下，城镇还是

乡村，国内还是国外，县

级矛调中心调解、乡镇

（街道）调解、村级调解、

品牌工作室调解等，一

张 张 调 解 网 络 越 织 越

密，漏斗式层层过滤纷

争，把问题化解在诉前、

化解在源头。

持之以恒之下，筑起

了一座人民安居乐业、

社会安定有序的平安幸

福 之 城 。 在 今 天 的 丽

水 ，平安和谐 ，清晰可

见，如暖阳照亮百姓心

田；亦真实可感，如春风

吹遍大街小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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聚焦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

亮点纷呈
矛调中心成为矛盾纠纷“终点站”

在景宁畲族自治县，有一条“平安
小巷”，约 200多米长。

这条小巷两边分布着县社会矛盾
纠纷调处化解中心的受理接待区、联
合调处区、大数据区、劳动纠纷调处区
等 4大功能区块。10个重点部门、8个
线上线下工作平台汇聚在这里，为当
地老百姓构筑出了一个解决矛盾纠纷
的“终点站”。

除此，在这条小巷里，群众可以实
现矛盾纠纷“一站式”解决。对此，常
驻矛调中心的金牌人民调解员陈瑞田
深有体会：“调解更方便了。调解不
成，隔壁就有司法调解，楼上还有速裁
法庭。”

在丽水，各县（市、区）都已建立
类似景宁这样的县级矛调中心。这
些年，丽水持续深化平台、区域、服
务、力量、责任五个统筹，真正把县
级矛调中心打造成为信访和矛盾纠
纷调处化解、社会治理事件处置、社
会风险研判的“战斗堡垒”，走出了
一 条 市 域 社 会 治 理 现 代 化 的 新 路
子。

令人眼前一亮的是，丽水建设各
县级矛调中心，不以规模大小论英雄，
而是因地制宜、精准发力。“分类建设，
尊重基层首创；因地制宜，只要务实管
用！”丽水市委政法委副书记翁卫芬
说，丽水市把工作重心放在了创新运
行机制、优化工作流程、理顺管理模式
上，把工作精力放在预防矛盾、调处矛
盾、化解积案、排险除患上，统筹提升
县域调解的硬核力量。

不同于景宁的“小而美”，青田县
创新涉侨调解模式，成立全省首个涉
侨调解中心，聘请 23名国内外调解员
入驻。在机构运作上，青田涉侨调解
中心“双管齐下”。在国外，于意大利、
西班牙、法国、巴西等青田华侨较多的
国家建立联系点；在县内，设立专门调
解室，实行调解员“坐班制”，发生有关
涉侨纠纷时，当事人均可通过调解中
心直接受理，调解中心再发挥“调度”
权，指派国内外调解员共同联手协商
化解。

花开满园之中，丽水市县级矛调
中心姿态各异：龙泉市矛调中心整合

“专职人民调解员+专业调解力量+特
约调解指导员”三级人民调解员队
伍，并成立“点将台”，分类指派相应

领域律师参与调解；云和县创新提炼
“三分”调解法，建立矛盾纠纷化解
“分级分流分层”机制；缙云县构建起
横向到边、纵向到底的信访代办工作
网络……

得益于多方资源、多股力量、多种
智慧对矛盾纠纷的共同化解，一个个
矛调中心既解决得了“硬骨头”，也走
得进百姓的心。 2020 年，丽水各县
（市、区）矛调中心共接待来访群众 4.6
万人次，开展调解 2.3 万件，调解成功
率 96%；万人成讼率下降 14.83%；群众
满意率高达 99.8%。

织密网络
将矛盾化解在基层一线

除了以县级矛调中心作为矛盾纠
纷调处化解的枢纽，丽水带动各区域、
各领域、各行业资源力量的统筹整合
联动，推动网络机制不断向镇村两级
下沉延伸，尽最大可能将矛盾纠纷就
地化解在基层一线。

社会治理的基础在基层、薄弱环
节也在基层。在遂昌县蔡源乡蔡和村
党支部书记郑惠仁看来，基层治理工
作做扎实了，矛盾纠纷自然就少了。

“预防在前、发现在早、处置在小嘛！”
郑惠仁笑着说。

不 得 不 说 ，蔡 和 村 还 真 有 好 办
法。去年 3月，蔡和村在遂昌县率先开
展“信用村”建设，建立了以求和、守信
为导向的信用评分机制。家家户户门
口会贴“信用码”，还设置了“信用分”
的激励清单。

除了“信用分”，蔡源乡还推出“和
团”调解模式，村民有纠纷直接拨打

“解纷 100”服务电话APP，由乡级综治
中心统筹“和团”调解员及其他力量，
15 分钟内主动上门，承诺 100%送上
门、100%办到位、100%管到底。“有乡
综治中心为我们托底，村民的烦恼、怒
气基本能消除。”郑惠仁说，身为“和
团”团长，他有些忙碌，但心里十分踏
实。

矛盾发生在基层，解决同样依靠
基层。为切实将矛盾解决在萌芽状
态、化解在基层，丽水市通过突出县、
乡、村三级调解组织和调解机制的建
立完善，不断织密调解网络、夯实调解
根基。

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。在青田
季宅乡，当地通过乡村联动、部门联
动和法院确认等方式，创造了闻名全
国的“季宅模式”。其调解的触角覆
盖全域，延伸至乡、村、村民组，建立
起了村里的调解小组。2018 年 3 月，

“季宅模式”被列入社会管理和公共
服务标准化试点。三年来，季宅农村
矛盾调解成功率 100%，深受群众好
评。

在景宁白鹤村，因咸菜经济发展
而设的咸菜馆成为这里的“美丽议事
厅”。特别是，村里评选出的“靓丽好
主妇”，发挥妇女特长，积极开展婚姻
矛盾、邻里纠纷、政策难题等化解，营
造了家家户户和美生活的氛围。“贤
咸闲”咸菜馆的徐大姐说：“大家经常
在我店里吃吃咸菜、喝喝茶、聊聊天，
有些矛盾就说明白了，有些误会就解
开了，信访纠纷就少了。”“赵大娘”咸
菜馆的赵大姐说：大家都喜欢到“咸
菜馆”闲聊，虽然有时也会争论的面
红耳赤，但是争完说开就好了，而且
村里很多大事也就在大家的参与中
定下来。”

目前，全市共建成各类调解组织

2506 个。其中，县级调委会 10 个、乡
镇（街道）调委会 173个、村（社区）调委
会 2123个。

共治共享
民间调解组织助力社会稳定

“再大的矛盾，再急的事，她三言
两语就能把问题理顺，这一点我们真
心服气。”刚刚走出“侠姐”调解工作
室，一位前来咨询的女市民一下子解
开了心里的“疙瘩”。

“侠姐”名叫贾维侠，今年 46岁，是
个从安徽嫁过来的“新丽水人”。2006
年，她和丈夫开了一家来料加工厂，机
缘巧合让厂里的女员工和儿媳握手言
和，从此步入了自己的“调解”生涯。
2018年 9月，在各方的支持下，她在莲
都区白云派出所白云警务室开设了

“侠姐”调解工作室。
这些年，工作室把调解服务触角

延伸至最基层妇女姐妹。从 2007年算
起，“侠姐”义务调解的纠纷多达 1000
余起，调解成功、签订调解协议的就有
950多件，调解成功率高达 95%。这样
一个富有特色的婚调工作室，不仅得
到了省市区领导的一致肯定，还得到
了群众的认可。

这仅仅是一个缩影。在丽水，莲
心工作室、老郑调解工作室、红色网格
志愿者、正道讲和团、蚂蚁爱心部落等
一大批社会自治组织、志愿服务队伍
参与基层治理。一桩桩一件件，大事
化小、小事化了，真正把矛盾纠纷解决
在家门口、化解在村居里。

“ 我 们 始 终 坚 持 和 发 展 新 时 代
‘枫桥经验’，不断完善市域大调解工
作体系，加快打造社会治理共同体。”

翁卫芬说，积极探索社会自治组织、
志愿服务组织参与基层治理，就是其
中关键一环。“现如今，这些社会团体
成为了丽水调解工作的重要力量，不
仅成为化解社会矛盾、维护社会稳定
的‘安全阀’，更架起了政府与百姓之
间的连心桥。”

在市区城中村改造工程现场，除
了一个由官方组织的极具专业性的

“城中村改造调解团”外，还有一支富
有特色的调解队伍。这支队伍由莲都
区“莲心工作室”整合西乡调解室、北
乡调解室、和满调解室、侠姐调解室等
个人调解特色品牌，发挥调解工作室
便民、亲民的优势，将调解服务送到群
众身边，为城中村矛盾纠纷化解行动
提供个性化服务。自 2018年开展市区
城中村改造工程以来，这个调解体系
共化解成功市区城中村改造矛盾纠纷
1291件，涉及 4457户，调解签约户占总
签约人数的 56.5%。

在云和，这些个性鲜明的民间矛
盾调解员是维护地方平安一大“利
器”。郑云成就是其中一位，提起他，
云和的老百姓都会竖起大拇指。郑云
成过去是一名食用菌种植辅导员，
1997年参与调解工作至今已经成功调
解了上千起矛盾纠纷，吸引了 60多人
加入自己的调解队伍。这些年，老郑
调解工作室、刘彬调解室、叶培武警务
室等工作品牌，有效维护了社会稳定，
广受群众好评。

在庆元县松源街道，同心社区建
立红色网格志愿者队伍，成立老娘舅
调解、就业服务指导、治安巡逻等 13支
服务队，开展各类志愿服务，2020 年，
社区矛盾纠纷降幅超过 6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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